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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从小踢足球，13岁

时通过自己各种努力，终于成了

他所在俱乐部球队的队长。上了

高中，他就零零碎碎地或是在郡

里的小学生各种足球比赛中当

裁判，或是帮着俱乐部教练辅导

训练少儿足球队，今年夏天总算

比较正式地进入俱乐部夏令营

教练队伍。开学后新赛季开始，

他更是进入了编制，一星期中有

三天，下午下了课后，先是去当

辅助教练训练少儿队，然后再参

加自己球队的训练，这才十六岁，

也正经有着一份 15美金一小时

的工作，一张定期的打工挣钱支

票了。

可问题是他还没有汽车驾

驶执照，球队训练每天还在不

同场地。有一个场地他可以从

高中学校下课后，背着大书包

吭哧吭哧走半天走到，另外的

场地就只能由我们当车夫，来

回接送了。

一天下午学校下课后，我

按照他的要求，早早开车送他

到少儿球队训练场所，然后远

远地在停车的地方看了一会儿

他和主教练两人在球场草地放

置各种训练器材，就赶紧开车

回家忙别的事了。等三小时后

接他回到家，他神神秘秘地从

训练背包里捧出一小堆板栗来，

让我们很是惊讶。

原来他和教练俩人在少儿

队员们到来之前，还有些时间，

教练熟悉那个训练场地，就带

他去近旁一棵板栗树下采摘板

栗去了。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板

栗树长啥样儿，而且居然还高

高兴兴收获了不少。

说起来，我是在据说全世

界最大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工

作，周围成百上千顶级的科研

人员、实验室、农业试验田、

食品营养分析中心、家禽动物

养育试验中心等等。尽管在清

收获

古丽蓉

荷塘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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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十年学习的是工程，实验

室做的是激光、光电试验，

但现在和农业科学家们一起

工作多年，耳濡目染之后，

一方面我见识了不少动植物方

面的新鲜事儿，另一方面是培

养出对不同物种更多的好奇和

观察欣赏的心情。

我们中心占地七千多

亩，除了许多大玻璃房温室

里各种试验植物，平时散步

在园子里走走，也能看到不

少在不同田地里栽种的各种

试验农作物，看到一些有故

事的老树。

组里的同事纳德负责

从全世界各地发现美国还

没有的植物物种，然后千

方百计和各国政府打交道，

把这些稀罕种类挖出来或

买下来带回我们的中心。

纳德的办公室，从桌上

到墙上，到处都是他从各个

国家各个文化搜集来的纪念

品。每指一件，他都可以给

你讲得头头是道、一五一十

地讲出这是他在哪次寻宝

中，在哪块犄角旮旯的土地，

哪个遥远的国度发现买下

的。

在我们整个大系统初

建阶段，纳德及其几代众多

组员工作非常辛苦繁忙。太

多的植物种类在美国还是

空白，许多国家未必完全

了解他们土地上的产品延续

对人类的重要性，不知不觉

在毁灭许多值得保存的种质

资源。所以纳德他们不断地

研究，不断地搜索资料，不

断地发现存在于地球但不在

我们系统中的有益植物，然

后他们再一次又一次地飞到

天南海北去把这些品种带回

来，由我们的专家立案归档

分析后，妥善保留于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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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二十多个研究储存机构中

条件最合适的一处。

即使在美国本土，也有许

多长在荒郊野处，没名没姓，但

值得保留的植物品种。同事凯伦

有时去南部度假，回来会告诉我

她又发现采集了一些不知名的品

种，需要进一步研究是不是有保

留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

他们有着最好的工作，因为他

们喜欢和做着对人类有益的工

作，他 们的工作和爱好、习惯，

已经协调统一成为一种美好的

生活方式。

纳德和凯伦在楼里上班

时，午饭后经常去大院后面的

试验田地和一些再远一些的

荒野地段散步，散步时顺着老

习惯还是东张西望观察各种

树木植物，有时摘一些花草枝

杈琢磨琢磨。三年前一次他们

散步回来，给我带来一把板

栗，说是从大院最后面的大板

栗树上摘下来的。纳德领着我

到他的办公室，从那儿，顺着

纳德的手指和讲述，我这才知

道我们院里有着果实累累的

板栗树林。

而我进入研究中心的项

目，就是将纳德及其全国众多

农业科学家们为之贡献的这个

物种资源大系统完全翻新重

做，采用更好的技术和平台，

以适应和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

新要求。

很高兴能有一个领域，一

个工作机会，我可以带领组员，

历久经年苦战、熬夜、冥思、

设计、听取反馈、争取权益，

打拼和“打架”，坚持和妥协。

多少险滩，多少会议，多少故

事，多少代价，我们终于在两

年前成就了预期的产品。

产品上马一年后，当我和

同组成员站在领奖台，接受美

国农业部职业最高奖励时，我

想起过去的许多日子。想起在

项目开始最初的一年多时间，

我记不起哪天是半夜一点之

前去睡觉，记不起哪天睡够了

觉；想起我不得不丢下几十年

形成的仔细读《时代》等杂志

习惯时的无奈，不得不放弃跑

步俱乐部训练和比赛的遗憾。

但面对奖杯，面对全国系统乃

至大批国际上的用户，想到项

目的意义，可以服务于全美

国，全世界，全人类的植物种

质资源保护事业，我知道领队

不容易，坚持不容易，远瞻不

容易，柔韧不容易，但一切都

值得努力。

纳德退休了。他那宽敞

地座落在楼的一角、阳光灿

烂的办公室留给了我。现在

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从

窗口往大院的后面远眺，我

可以看见他几年前指给我看

的那个板栗树林。儿子的一

次采摘提醒我，又是板栗收

获的季节了。而望着儿子汗

湿的运动衣，看着他因为可

以自己独立工作、可以帮助

到别人而欣喜的脸庞，我在

想像和等待更好的收获。


